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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在巴黎

[ 作者 ] 韩斌 

[ 单位 ]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 摘要 ] 世人公认格鲁克的事业巅峰是在巴黎，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歌剧改革是在巴黎有所成就，而且格鲁克也是在巴黎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事业，当1779年他回到维也纳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在巴黎他与反对派斗得实在是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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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公认格鲁克的事业巅峰是在巴黎，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歌剧改革是在巴黎有所成就，而且格鲁克也是在巴黎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事

业，当1779年他回到维也纳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在巴黎他与反对派斗得实在是太累了。格鲁克之所以会放弃在维也纳的生活前往巴黎，与

一位叫法兰西斯·鲁莱特的人关系密切，1772年，鲁莱特先生是法国驻维也纳使团的大使随员。正是他将《伊菲姬妮在奥利德》的脚本教

给了格鲁克，并且向格鲁克保证这部歌剧一定能够在巴黎上演。鲁莱特给格鲁克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格鲁克被鲁莱特所勾勒的美好前

途吸引，以至于决心离开维也纳。其实，当时格鲁克在维也纳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他是维也纳的宫廷歌剧院布格剧院的委约作曲家，而

经常与他合作的梅塔斯塔希奥也是维也纳宫廷最得宠的诗人。1748年，他们合作的《被认可的塞米拉米德》首演后得到了特蕾莎女王的赏

识和信任，格鲁克原本可以在维也纳继续过自己逍遥快活的日子。然而，格鲁克在维也纳开始的歌剧改革却让自己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

1762年，他的《奥菲欧与尤丽蒂茜》遭到了失败，被保守的维也纳观众嗤之以鼻。接着，《阿尔切斯特》再遭败绩，这让格鲁克感到灰心

丧气，格鲁克这个人自视很高，难以容忍无端的批评，因此渐渐萌生去意。此外，格鲁克准备去巴黎还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就是他本

人对法国文化有着一种向往与崇拜，这也是格鲁克在维也纳能够与宫廷剧院的经理贾科莫·杜拉兹和财政部官员、才华横溢的诗人卡尔扎

比合作歌剧改革的原因所在。杜拉兹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卡尔扎比崇拜法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戏剧），思想

开放，人以类聚，所以，他们才会成为同道中人。以上这些原因再加上鲁莱特的一番苦劝，终于使格鲁克下定决心离开维也纳前往自己神

往已久的巴黎。将意大利歌剧引入法国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宰相马萨林，他将意大利作曲家和歌唱家带到巴黎，并且试图用法国文化来影

响意大利歌剧。但是，格鲁克的看法是，马萨林的试验是失败的，这主要在于马萨林依靠的主力军是意大利著名的布景设计大师贝纳洛

提，意大利正歌剧的题材和创作手法加上路易十四喜欢的那些大而无当的奢华布景造就了法国歌剧的泡沫繁荣。然而，造价昂贵的布景和

千篇一律的音乐却使巴黎的歌剧演出越来越萎缩，7年之中法国只上演了17部歌剧，意大利歌剧亟待改革。但是，初到巴黎的格鲁克虽然

踌躇满志，希望一展宏图，却并没有得到人们过多的关注，在巴黎他是个外国人，而且对于那些在宫廷里说话很有分量的意大利作曲家来

说格鲁克也是个外来户，自然是受排挤的对象。幸好，一位重要的权贵人物在这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人便是前奥地利公主、现任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 玛丽·安东奈特。18世纪40年代围绕着查理六世去世后没有子嗣的问题，欧洲先后打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两次战争之后，法国与奥地利都元气大伤，相反，普鲁士却乘势崛起。为了共同抵抗普鲁士，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

历史上的老冤家宣布结盟，这种结盟以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的小女儿玛丽—安东奈特出嫁法国王室为标志。1770年5月，安东奈特来

到巴黎，与路易十六成婚，这位容貌出众的王太子妃（当时路易十六还没有登基）将自己高雅的艺术品味也带到了巴黎，使巴黎马上成为

罗可可艺术的中心。而安东奈特在宫廷内的音乐教师正好是格鲁克，王后对老师十分满意，她希望听格鲁克讲授演奏的要领，安东奈特对

琉特琴演奏十分热衷，格鲁克则对这位年轻的学生呵护备至。安东奈特对格鲁克产生信任，除了因为格鲁克是同胞，更重要的是格鲁克也

深得她的母亲特蕾莎女王的信任。安东奈特在凡尔赛和特里亚农宫内少有心腹，而作为政治联姻的一个重要棋子安东奈特的重要任务之一

还要保持与祖国的联系，将巴黎的一切告知母亲。于是，格鲁克承担起了信使的责任，安东奈特经常让格鲁克往返于巴黎和维也纳之间传

递书信，有时候这种信的内容是相当私密的，比如1778年2月13日，安东奈特让格鲁克给母亲特雷莎女王带去了这样的消息：“我亲爱的

母亲：不知格鲁克能否在正常邮政之前到达，我让他带信给亲爱的母亲您，我的月经8号来了，提前了6天。”由此可见安东奈特是何等信



任格鲁克。格鲁克的尽心竭力并非没有回报，1774年，他写完了《伊菲姬妮在奥利德》（Iphigenie en Aulide），却遭到了巴黎音乐界的大

肆刁难。幸好，玛丽·安东奈特出面向巴黎大歌剧院打招呼，总算歌剧院买她的面子，同意安排《伊菲姬妮在奥利德》的首演。1774年4月

19日，《伊菲姬妮在奥利德》在巴黎首演，第二天玛丽·安东奈特就急急忙忙给维也纳写信说：“最后还是我胜利了！成功令人难以置

信。”巴黎迅即掀起一股“伊菲姬妮热”，剧情和音乐都成为了上流社会沙龙里的时尚话题，安东奈特的御用理发师雷奥纳为皇后娘娘梳

了一个半月形的头型，配以黑纱巾，这种头被巴黎的贵妇人们称“伊菲姬妮头”，一时间成为巴黎沙龙里的时髦玩意儿。然而，这离事情

的彻底解决和格鲁克的成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评论家们依然不依不饶，他们对格鲁克的创作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格鲁克缺乏写咏叹调

的才华，整部歌剧的音乐过于器乐化，没有一首朗朗上口的咏叹调。此外，人们对格鲁克写的伴奏宣叙调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在意大利歌

剧传统中宣叙调是不带伴奏的（称“干宣叙调”）。到格鲁克生活的时代，意大利歌剧已经到了完全僵化的地步，讲求严格的对称，规定

每一部歌剧都有三对歌手，次序固定，每个人演唱的咏叹调的类型的长度也是固定的，所以，观众需要了解的就是剧情，因为音乐是不受

情节影响的，反过来情节是适应音乐的特定格式的。对于写这些陈词滥调格鲁克早就没了兴趣，早在1764年，格鲁克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

歌剧改革思想：比如“序曲应当告诉观众情节”、应当避免“过多的装饰音、利都奈罗和返始咏叹调”等等。总而言之，格鲁克认为歌剧

的灵魂应当是戏剧本身，任何影响这个本质的东西，诸如大量无聊的陈词滥调和与剧情毫无关系的大段歌咏，都应当毫不留情地删去。但

是，格鲁克的这些思想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些现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是动摇正统意大利歌剧根本的大

事，评论家们和上流社会的观众最不适应的一点就是格鲁克的歌剧没有好听的咏叹调，旋律性不够是对他最多的批评。但是，格鲁克却不

为所动，在《伊菲姬妮在奥利德》获得成功之后不久，格鲁克就开始着手改编《奥菲欧与尤丽蒂茜》和《阿尔切斯特》了，1775年8月2

日，《奥菲欧与尤丽蒂茜》在巴黎上演，获得了比维也纳好得多的评价，巴黎人似乎比喜欢《伊菲姬妮在奥利德》更喜欢法国版的《奥菲

欧与尤丽蒂茜》，这次胜利更加坚定了格鲁克歌剧改革的思想。格鲁克似乎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把目标转向了《阿尔切斯特》，打算

如法炮制，将唱词翻译成法语，在歌剧里加入法国人趋之若鹜的芭蕾，主要角色从原来的阉伶换成巴黎人追捧的歌星等等。这个计划也受

到了昔日的太子妃今日的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支持，现在安东奈特的地位更加稳固也更为尊贵了，能够提供格鲁克的庇护也更多

了。但是，巴黎仍然不欢迎格鲁克，他在巴黎的朋友和敌人一样多，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格鲁克，因为如果打倒了格鲁克那么对那

个“外国女人”玛丽·安东奈特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音乐批评在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之后变得已经走了样。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格

鲁克在创作新歌剧《罗兰》（Roland）的时候一度离开巴黎短期回维也纳接受玛丽亚·特蕾莎女王授予自己宫廷作曲家职位。他前脚刚

走，敌对者们就四处活动让意大利作曲家皮钦尼（Niccolo Piccinni，1728-1800）根据同一题材也写一部歌剧。对于格鲁克来说，这种卑劣

行径让他感到愤怒，他从维也纳匆匆赶回马上发表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这下子，原来幕后的暗斗变成了现在台前的明争。天真的安东奈

特马上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格鲁克阵营的主帅，而马蒙泰尔等一批音乐界的老顽固与反对安东奈特的贵族们迅速接成一派，开始了

旷日持久的论战。卢梭、伏尔泰也赶来凑热闹，巴黎大大小小的沙龙也分成许多派别，相互争论甚至谩骂，没过多久，整个巴黎的上流社

会都被卷了进来。大大咧咧的巴黎人这回似乎非常认真，他们投入地写文章发表在各类杂志上，有时候说理不通就投入地吵架甚至动手，

结果，很多沙龙就此解散，也成为了18世纪70年代末巴黎的独特一景。自从二十年前的那场“喜歌剧之争”后，如此大规模的文艺论战在

巴黎已经很少见了，其实，巴黎人都有点瞎起劲，意大利歌剧的生死存亡或者兴衰荣辱与他们又有多少相干呢？作为当事人的格鲁克和皮

钦尼也感到有些茫然，作曲家并不是思想家，他们也无意成为思想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赢得观众。1777年，格鲁克准

备创作歌剧《阿尔米德》，这下可让保守派们一片哗然，因为吕利曾经写过《阿尔米德》，法国人早已把这部歌剧看成是法国歌剧的典范

（他们似乎忘记了，吕利也是外国人），如今格鲁克却如此大胆要重写这部作品。于是，批评、谣言纷纷而起，关键时刻，安东奈特又用

自己的权威帮助了格鲁克，平息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同年9月23日《阿尔米德》首演获得了成功。  虽然争论依然在继续，作为主人公之

一的格鲁克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1779年9月24日《艾克与纳希斯》（Echo et Narcisse）在巴黎的首演，这次演出完全失败，格鲁克损

失了一大笔钱，结果只能启程返回维也纳。当然，格鲁克并非破产才离开巴黎，他确实赚了一笔钱，而且依依惜别的安东奈特还为老师准

备了一件礼物 — 每年支付格鲁克6000里弗的养老金，再加上哈布斯堡王朝宫廷付给他的御前作曲家工资，格鲁克可以在维也纳颐养天年

了。巴黎的是是非非让格鲁克感到厌倦，他在格鲁克就在维也纳郊外一个叫佩屈托德霍夫的地方买了栋大房子，和老妻过起了悠闲自得好

日子，再也没有作曲，也不愿与人谈及在巴黎的一切。不过，公正地看，如果没有在巴黎的歌剧改革实践，也不会有格鲁克在歌剧史上的

应有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对后世作曲家的深远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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